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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河西走廊中隘的古甘州 金张掖 是历代僧( )
人西行求法或东渐弘法的陆路必经之所。自唐僧玄

奘赴西天取经以来，取经故事便在河西民间不断流

传、衍变，并融入鲜明的地域色彩，即河西人的民

俗文化、宗教理念和审美情趣。现存规模最大的西

夏寺院建筑——张掖大佛寺大佛殿内正对后门的墙

壁上，绘有一幅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连环画，为国

内罕见壁画。这不仅是取经故事在河西留下的宝贵

遗迹，也是取经故事在该地区广为传播的有力见

证。关于这幅壁画的创作年代目前还无定论，大致

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壁画绘于《西游记》成

书前的元末明初，比《西游记》成书还早二、三百

年；一种认为绘于《西游记》成书后的清代。由于

缺少历史记载，两种观点也仅是猜测，并无确凿实

证。有人企图通过绘画风格和技巧来考证大佛寺取

经壁画的创作时间，尚无结论。本文尝试从取经连

环画与小说《西游记》的情节比照和宗教内容的衍

变中，对壁画的创作时间作些推证，以期从另一角

度给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示和参考。

一、情节比照

张掖大佛寺的取经壁画因年代久远，中间部分

现已脱落为灰墙。左右两侧画面除个别部位遭损，

大多清晰可辨。

先来看看现存壁画的取经故事。依笔者所见，

左侧自上而下依次描绘的是：

（一）悟空奉旨取经：观音端坐莲花宝座，似

点化悟空随唐僧取经，以赎罪孽，修成正果；悟空

双手合十，跪拜观音，表示愿从佛门弟子。

（二）斗牛魔王：面目狰狞凶险的牛魔王携二

妖，手执长矛大刀，向悟空等人恶狠狠杀来，悟

空、八戒执器械相敌，好一场恶战！

（三）斗红孩儿：一团红雾从妖洞升起，威风

凛凛的红孩儿挺立于一妖推进的五行战车上，手执

火尖枪向悟空等人袭来；悟空边架棒抵挡，边闪身

撤退；八戒手执一狼牙棒刚刚败下阵来。

（四）师徒五众西行（包括白龙马）：沙僧肩掮

金环锡杖，牵马引路；唐僧骑马随后，八戒于左侧

用月牙禅杖挑担，悟空侍卫右侧。

（五）吃人参果：八戒正倾力扶正悟空毁倒的

人参果树，悟空、沙僧帮忙拥土培树，唐僧、两道

童、寿星老、一红衣老道 约是镇元大仙 皆环树而( )
立，面露笑意。菩萨于空中使力相助。

右侧自上而下依次描绘的是：

（一）菩萨助五众降妖：因局部不清楚，具体

内容已不便详述。

（二）悟空赔“罪”：大概是悟空“错”打妖

精，惹唐僧动怒，怪罪于悟空，欲驱之。悟空长跪

不起，竭力谢“罪”。沙僧、唐僧、白龙马、八戒前

行，唐僧右手向后拂袖，作驱赶状，沙僧、八戒边

向前走边回头张望悟空。

（三）过火焰山：山中热气蒸腾，烟雾缭绕，

炙火使人不得近身，悟空拿一团扇奋力灭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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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八戒护卫唐僧、白龙马。

（四）饮子母河水：八戒执一瓢蹲于岸边为师

傅等众向河中盛水，唐僧屈身投手欲接水饮。悟空

等在旁歇息。

从以上现存壁画内容来看，它们和百回本《西

游记》的相关情节大体相似。只是细节上仍有一些

差别：

（一）人物面貌有别。壁画中的沙僧是一个面

目清秀的年轻和尚，而《西游记》中则是青脸红发

的凶神恶煞，两者迥异。

（二）所执器械有差异。壁画中九龙锡杖、月

牙禅杖、金箍棒等均有呈现，但未见八戒的九齿钉

耙。只在“斗红孩儿”场面中，八戒持一似狼牙棒

之物夺路而走。这或许是八戒所抢妖怪的兵器；或

许是绘画者未曾见到九齿钉耙，画得有问题；还可

能是八戒本来的武器。第一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八

戒不至于丢了自己的兵器，而去抢并不得心应手的

妖怪的武器。第二种情形也不大可能，因为绘画者

有一定的艺术水准，该不至于绘不出一普通的九齿

钉耙。相比较而言，第三种可能性较大些，这大概

是当地传说所致。

另外，兵器的使用者也不固定。八戒有时肩扛

月牙禅杖，有时担金箍棒；沙僧有时持九龙锡杖，

有时拿月牙禅杖，显得比较混乱，不像百回本《西

游记》中物有所主，且较固定，物不离身。

（三）所绘事物不同。一是悟空用来灭火焰山

大火的扇子是一把圆形团扇，而不是“芭蕉”叶之

形，大概是当地传说中宝扇尚无“芭蕉”之名。二

是所绘人参果树与《西游记》故事中所描绘的大不

相同，颇像一株茎杆粗壮的玉米。

（四）挑担、开路者有异。壁画上挑担者一直

是八戒，牵马引路者却是沙僧。而百回本《西游

记》第十九至二十七回中，一直是八戒挑担；直到

第二十八回悟空因二打白骨精被逐，才变成了“八

戒前边开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这说明河西民间

故事中，挑担的主角是猪八戒。

通过以上比照分析，我们可做一假设性思考。

如果取经连环画创作于《西游记》成书后的清代，

那么，所绘壁画中的人物面貌应尽可能和小说吻

合，所持器械理应固定于单个人物身上，八戒的九

齿钉耙必会出现在壁画中，挑担、开路者也应按小

说故事分工明确，更不应把小说中又懒又馋的猪八

戒绘成勤快能干、遇魔勇上的褒奖形象，而使壁画

情节和小说故事有如此多的不合。尽管连环画的创

作允许作者的再加工，可以融入绘画者的思考和想

象，但最本的情节还是须忠实于原著。绘画者创作

前，势必要搜集耳闻目睹过的取经故事，若其真读

过小说《西游记》，并在小说畅销国内的情况下进行

绘画创作，不至于连最基本的情节都认识模糊。另

外，能在闻名北方的佛教圣地入寺作画，也非平庸

之辈所能为，绘画者也不能不慎重下笔，精心选材

雕琢，更不可能把名极一时、家喻户晓的小说《西

游记》撇在一旁，而全凭主观想象作画。这样的绘

画作品岂不有失艺术水准？因此，考察取经连环画

的情节，笔者认为壁画创作于《西游记》成书前的

可能性大，并对小说《西游记》的成书产生一定影

响。因为，“在佛教向北、向东传播以及最终进入中

国内地的过程中，丝绸之路的开辟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
[1]
河西地区为唐僧西天取经的陆路必经之所，

正如“佛教在中原传播的过程中，必先在河西走廊

进行初步的汉化处理”
[2]
一样，取经故事的传播亦如

此。从上述取经壁画的内容和百回本《西游记》的

差别来看，在《西游记》成书前，取经故事已在河

西民间广为流传，大致情节已有蓝本。连环画取经

故事仅是撷取了取经传说中几朵有代表性的花絮，

艺术而形象地表现了师徒五众取经路上所经历的坎

坷艰辛。《西游记》故事便是在搜集积累前人传说的

基础上，包括河西地区的取经故事，加以再想象、

再创造而形成的。

二、宗教内容的衍变

取经故事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不但细节与百

回本《西游记》有差别，而且宗教内容也有了新的

变化。取经故事源于佛教取经，这是故事的根本。

看过壁画我们可明确地肯定，连环画的宗教内容仍

是佛教取经，通过西天取经的磨炼修行以成正果，

济世救民，宣扬佛法无边和佛教的多重功用。

壁画中的孙悟空受观音点化，接旨随唐僧西天

取经，一个前提便是通过修行，改其顽性，以成正

果。悟空一路降妖除魔，遭遇种种坎坷，对佛门弟

子来讲，乃是一种磨炼，是为其特设的心路历程。

取经途中，悟空驱妖却屡遭唐僧误解，以致旧念重

生想回花果山过逍遥生活，这也是明其心志、忍辱

负重的一种考验和修行。悟空头上醒目的“紧箍

咒”作为理性力量控制了孙悟空，是孙悟空通往成

功之路的凭借。没有“紧箍咒”，唐僧永远控制不了

孙悟空，孙悟空也永远成不了佛，只有在这象征控

制力量的“紧箍咒”的制约下，孙悟空才能实现由

孙行者到“斗战胜佛”的转变，这是一种质的飞

跃。人生价值实践的最终目标便是精神永存，即佛

教的“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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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中的八戒勤快、朴实，一路挑担，任重道

远；降妖除怪，不畏强暴；体贴师傅，照顾甚周，

这和《西游记》中贪、懒、馋等各种不良习性集于

一身的八戒相比，完全相反。这一方面与河西传说

中八戒是一个勤劳农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佛教中

宣扬人性向善，行善积德，修心炼性有直接的关

系。壁画中的菩萨是佛法无边的代表人物。关键时

刻，菩萨总能靠自己的法力助唐僧师徒降妖制魔。

菩萨在民间向来是行善积德、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的象征。这些佛教教义已在当时深入民心。菩萨于

取经路上设难乃是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以期取得

真经，终成正果，造福于民众、国家。

壁画所表现的佛教取经主题充分告诉我们：佛

教的修炼历程是极其艰辛的，只有不断修行，迎接

困难和挑战，才会有所收获。但是，从故事诞生后

历经唐、宋、元、明各代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由于

受到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其宗教内容在在后来

的小说《西游记》中显得纷繁复杂，有了多元化的

倾向。

我们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确立了正统地

位的是儒学。它在两汉以后，虽有个别时期稍稍削

弱，但没有遇到可以撼动其根基的挑战。由魏晋到

唐宋，佛教日益兴盛，除少数例外，它往往得到统

治阶级的支持，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道教在唐代

几乎成为国教，在其后的宋、金、元、明各朝，也

逐渐获得并巩固了政治方面的优势。两宋皇帝垂青

道教，得到完全支持的厚报。至元明，则又吸收道

士参与国事的决策，三教既已获得了十分体面的政

治地位，又在理论方面互相渗透吸收，如全真教主

张含耻忍辱就与佛教精神一致，而其传道济世又与

儒家的仁爱精神契合。恰恰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游

故事经历了由民间艺人讲说、演唱，丰富充实，又

有文人 包括道士 最后整理加工，成为一部“世代( )
累积型集体创作”

[3]
的长篇小说的过程。徐朔方《评

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称《西游记》“成书时，

三教合一盛行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宋元明士大夫

中间难得找到一个不受对方影响的儒者、道人或居

士。”
[4]
三教发展的历史，使《西游记》的作者非常

方便地打通了儒、佛、道的壁垒，把宗教意识、教

会活动同封建政治联系起来，并把信教、取经、修

行等纳入政治教化的范畴，重新结构《西游记》题

材内容和思想旨意的整体框架。

综上所述，壁画中所反映出的单一的佛教取经

主题，与原取经故事最初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和小

说中宗教内容的驳杂形成鲜明对照，说明《西游

记》显然是后世不断衍化、重新构建的结果，也同

样是壁画极可能创作于小说成书前的佐证。

元末明初，取经故事早已在全国广为传播，各

地传说有同有异，纷纷渗入自己的地域文化和宗教

倾向。张掖大佛寺作为闻名北方的佛教圣地，其大

佛殿内的取经壁画不可能不引起编订者的注意和参

考。而编订者面对各种纷繁的资料，不得不精心取

舍整理，并有可能根据个人审美标准，对部分细节

修补，如取经连环画中的猪八戒的形象和百回本

《西游记》正好相反；沙僧由眉清目秀的和尚变成

青脸红发的凶神恶煞；四众所执器械由随意走向固

定；人物性格由单一走向多元化，人物形象由壁画

中单板、简陋变得丰满、生动；宗教内容也由佛教

取经变为儒、释、道三教相糅，内涵更为深广，主

题显出多层次化，不仅更受读者的欢迎，也有了多

重的教化意义。

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兴盛时期。自李元昊广植

佛事起 西夏王代代崇拜佛教，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庙,
宇，供奉祭拜释迦牟尼 以期保佑其社稷的安危、统,
治的稳固。为了教化自己的臣民，西夏人运用佛教

壁画艺术和佛教讲唱艺术的形式，劝导世人苦心修

炼，潜心向善，宣扬佛教密宗“一世成佛”或“即

身成佛”的思想。这种宗教表现形式一直延续到了

元、明两朝。同样 可能绘于此期的大佛寺取经壁画,
便是佛教在河西一带兴盛的见证。之所以把取经事

以连环画的形式绘于全国最大的卧佛殿内，正是因

为取经故事迎合了当时河西民间从佛的宗教理念。 
年 月 日，《深圳特区报》载文透露，甘2004 6 7

肃省张掖市大佛寺文物保护单位负责人首次对外公

布：“经反复考证，一幅幸存于大佛寺内、绝不允许

游客拍照的壁画内容是《西游记》创作原型。”“这

幅唐僧师徒 人西行取经的壁画绘制时间，比吴承4
恩著书《西游记》早 年！”这虽不是有历史依据200
的学术定论，但较之壁画绘于小说《西游记》成书

后的清代的看法，笔者认为，则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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